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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卡·马克思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

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的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 使

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

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都得到提高的地位。 

能有这样的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

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因此，认真地考虑这种选择—— 这无疑

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拿自己最重要的事业去碰运气的青年的首要责任。 

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在他本人看来是伟大的，而且如果最深刻

的信念，即内心深处的声音，认为这个目标是伟大的，那他实际上也是伟大的，因为神

决不会使世人完全没有引导，神总是轻声而坚定地作着启示。 

但是，这声音很容易被淹没，因为灵感的东西可能须臾而生，同样可能须臾而逝。

也许，我们的幻想油然而生，我们的感情激动起来，我们的眼前浮想联翩，我们狂热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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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我们以为是神本身给我们指出的目标。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很快就使我们厌

恶—— 于是我们的整个存在也就毁灭了。 

因此，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正使我们受到鼓舞？我们的内心

是不是同意？我们受到的鼓舞是不是一种迷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西是不是一种

自欺？但是，不找出鼓舞的来源本身，我们怎么能认清这些呢？ 

伟大的东西是光辉的，光辉则引起虚荣心，而虚荣心容易给人鼓舞或者是一种我们

觉得是鼓舞的东西。但是，被名利弄得鬼迷心窍的人，理智已无法支配他，于是他一头

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驱使他去的地方。他已经不再自己选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听

任偶然机会和幻想去决定它。  

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种使我们长期从事而

始终不会情绪低落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

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怨天尤人。 

但是，不只是虚荣心能够引起对这种或那种职业突然的热情。也许，我们自己也会

用幻想把这种职业美化，把它美化成人生所能提供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我们没有仔细分

析它，没有衡量它的全部份量，即它让我们承担的重大责任。我们只是从远处观察它，

然而从远处观察是靠不住的。 

在这里，我们自己的理智不能给我们充当顾问，因为它既不是依靠经验，也不是依

靠深入的观察，而是被感情所欺骗，受幻想所蒙蔽。然而，我们的目光应该投向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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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丧失理智的地方，谁来支持我们呢？ 

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走过了漫长的生活道路，饱尝了人世的辛酸—— 我们的心这样提

醒我们。 

如果我们通过冷静的研究，认清了所选择的职业的全部份量，了解它的困难以后，

我们仍然对它充满热情，我们仍然爱它，觉得自己适合它，那时我们就应该选择它，那

时我们既不会受热情的欺骗，也不会仓促从事。 

但是，我们并不能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

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我们的体质常常威胁我们，可是任何人也不敢藐视它的存在。 

诚然，我们能够超越体质的限制，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垮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是冒险把大厦建筑在松软的废墟上，我们的一生也就变成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

则之间不幸的斗争。但是，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因素的人，又怎能抗拒生活的猛

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因为，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伟大壮丽的事业，安静

是唯一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 

尽管我们由于体质不适合我们的职业，不能持久地工作，而且工作起来也很少乐趣。

但是，为了克尽职守而牺牲自己幸福的思想激励着我们不顾体弱去努力工作。如果我们

选择了力不能胜任的职业，那么，我们决不能把它做好，我们很快就会自愧无能，并对

自己说，我们是无用的人，是不能完成自己使命的社会成员，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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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自菲薄。还有比这更痛苦的感情吗？还有比这更难于靠外界的赐予来补偿的感情吗？

妄自菲薄是一条毒蛇，它永远啮噬着我们心灵，吮吸着其中滋润生命的血液，注入厌世

和绝望的毒液。 

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能够胜任经过周密考虑而选定的职业，那

么这种错误将使我们受到惩罚。即使不受到外界指责，我们也会感到比外界指责更为可

怕的痛苦。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如果我们生活的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能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

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

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 

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

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于众人之上的东西。 

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

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

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最合乎这

些要求的职业，并不一定是最高贵的职业，但总是最可取的职业。 

但是，正如有失尊严的职业会贬低我们一样，那种建立在我们后来认为是错误的思

想上的职业也一定使我们感到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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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除了自我欺骗，别无解救办法，而以自我欺骗来解救又是多么的糟糕！ 

那些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

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

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似乎还是最

高尚的。 

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合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

从事的人毁灭。 

相反，重视作为我们职业基础的思想，会使我们在社会上占有较高的地位，提高我

们本身的尊严，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一个选择了自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会战战兢兢—— 这种人

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居地位是高尚的，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

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身

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

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

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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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 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所压倒，

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

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她将永恒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面

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卡·马克思写于 1835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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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卡·马克思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

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

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

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

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

［gegenstä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

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

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4-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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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 离开实践的思维—— 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

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

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

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

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

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

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

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

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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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

的活动。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 孤立

的—— 人的个体。 

（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

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七） 

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

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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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

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

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马克思写于 1845 年春于布鲁塞尔 


